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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闫子江退休了，闫森林承袭了父亲
的精湛技艺，成为车间负责人。然而，时代的浪
潮冲击着传统工艺，上世纪90年代初，厂子最终
没能撑下去，垮掉了。可闫森林很幸运。1986
年4月，在贺兰山要设立贺兰砚创作点。市园林
局打听到“闫家儿子手艺好”，专门将闫森林调
来滚钟口，专职负责贺兰砚的制作、研究与技艺
展示。

“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是工作室，也是宿
舍，平时没有任务，我就在这做砚。”闫森林说，
在滚钟口的十七载春秋，是他最开心的时期，也
是他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

这里的生活纯粹而宁静，有时候，他趁着清
晨，踏着露水进山，亲自甄选贺兰石料。徒步往
返二十多公里，将七八十斤的“珍宝”背下山。
有时候，他远离喧嚣，心无旁骛，刻刀在石上自
由游走，传统的山水花鸟与现代的创新构思在
他的手下焕发新生。在滚钟口壮阔的山野间，
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这份自由，滋
养了他的艺术，也加深了他与贺兰石血脉相连
的情感。

笔架山东坡，不仅是贺兰石的源头，更成为
闫家匠魂的归栖之地。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
闫子江已将祖坟迁至此处；1990年父亲去世后，
闫森林遵其遗愿，也将父亲安葬于此。每当行
走在采石的山径上，闫森林深知，“脚下的每一
步路，都是先辈曾经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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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文化城的砚家砚坊内，闫森林轻抚着
一方未完成的贺兰砚，眼神中透着几分忧虑。

“这些年我带过不少徒弟，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原
因放弃了。”他叹了口气，“就连我儿子，现在也
不怎么接触制砚了。”

贺兰砚传承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一方
面，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砚台的使用场景大幅
减少，市场需求急剧萎缩。“现在买贺兰砚的多
是收藏者和游客，普通消费者很少问津。”闫森
林坦言，“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收入稳定的工作，
没人愿意花几年时间学习这门技艺。”

工作室中，摆放着一些未售出的作品。“这
些砚台，有的已经摆放了好几年。”闫森林说，很
多人都改行了，而他这间小店，也是和妹妹闫淑
丽一同，用退休金支撑着。闫淑丽也补充道，

“制作一方精美的贺兰砚需要几十道工序，耗时
数周甚至数月，但售价却很难体现其真正的艺
术价值。”

尽管如此，闫森林依然坚持每天工作。“这
门技艺是我们家族几代人的心血，不能在我这
里断了。”他说，“只要还有人愿意学，我就会继
续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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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期间，闫淑丽的
女儿徐楠一直默不作声，握
着手中的刻刀，不停雕刻着
砚台。“这个手艺变现慢，男
人要养家糊口，不愿意学。
倒是我这个外甥女，没有那
么大生活压力，是少数坚持
下来的一个。”闫森林说，二
叔闫子洋将技艺教给闫淑
丽，她作为母亲，在对于女
儿徐楠的照料中，也将这个
手艺教给了她。

“以前在家就看我母亲
制砚，天天磨石头，磨得屋
子里到处都是灰。那时候
我还想，以后绝对不干这
行。可后来看母亲能将一
块冰冷的石头，雕得有模有
样，变成精美的艺术品，这
个过程特别神奇。”徐楠感
慨，有时候，言传身教的力
量是不可估量的。

大学毕业后，徐楠在就
业过程中，一时没想好未来
的方向，便留在了砚坊，学
习制砚。由于早期对这项
技艺的了解，她学起来得心
应手，进步也非常快，这一
点连她自己都没察觉。
2016年，她参加第十七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
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以作
品《童年》砚台，获得了那一
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
精品奖铜奖。自此，徐楠一
下子对这项技艺特别感兴
趣。后来，她又在各大活动
中，频繁获奖。

如今，徐楠作为闫家砚
第五代传承人，也是宁夏二
级工艺美术大师，贺兰砚制
作技艺银川市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中国民协砚文化
委员会理事、宁夏工艺美术
协会副秘书长等。并被宁
夏艺术职业学院邀请，作为
美术系客座教授，教授贺兰
砚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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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闫家砚的几位传承
人除了钻研技艺，更注重技艺的
传播。“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传
艺’，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
播’。”他说，“我不指望每个学生
都成为制砚师，但至少要让他们
知道这门技艺的存在。我们只
专心播撒种子，总有一些会发
芽。”

而徐楠则在思考如何让贺
兰砚走进现代生活。“我们正在
开发一些文创产品，比如一些小
型贺兰砚，以及相关的手把件
等。”她说，这种产品价格更亲
民，也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传
统技艺要生存下去，必须找到与
现代生活的连接点。我们不仅
要传承技艺，更要传承文化。”

在她制砚多年的感受中，一
方砚台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湛
的雕工和巧思的设计，更在于沉
浸在当下，亲手创作时带来的心
流体验。“我每天一到银川文化
城，一走进这间小小的砚坊，就
觉得特别开心。尤其是制作砚
台时，时间在敲敲打打，刻刻画
画中流逝，特别宁静平和，这就
是属于匠人的幸福。”徐楠说，匠
人这种心无旁骛，专注当下的宁
静，在如今这个时代，恰恰为现
代人提供了一剂精神良方。而
作为传承者，应该以开放包容的
姿态，坚守祖辈传下的匠心，积
极探索与现代生活的对话方式。

闫森林贺兰砚作品。

闫森林正在给学生们授课。


